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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岛作
品

天涯诗海

青春路上
（外三首）

■■ 曹建龙

一条不长不短的路

有人迷恋，有人迷途

有人不停地追逐，永不回头

这条青春的路，走了多少年

泪水与汗水浸润、洗涤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局

走在青春路上，有人清醒

有人茫然，清醒者一路高歌

茫然者一路彷徨，却从不后悔

阳光洒在路上，风雨过后

回望，追赶，凝思，脚印

依旧清晰，青春依然饱满

阳光

其实，我不曾躲藏

四季更迭

累了，想躺在云层里

稍作休憩

可时光匆匆，不容我安逸

我必须即刻站起

驱散寒意，融尽白雪

拂去阴暗角落里的阴霾

还你一个灿烂日子

你可以随心行走，或驻足

仰望，或凝视

我予你希望、信念与力量

让你奔走、耕耘、收获

追着太阳前行

太阳升起，阳光明媚

一切原形毕现

有的如薄雾悄然逃逸

有的如白云悠悠飘移

有的如溪水泛起鳞波

有的如雨水闪烁光泽

太阳升起，光芒温暖

奔波的人匆匆上路

有的溪中捞鱼，田野耕地

有的草坪嬉戏，窗下写诗

有的阳光下谈论往事

举手投足皆成有意义的劳作

太阳升起的日子，不再关窗

心情如花儿绽放

眼睛如阳光明亮

即便有风，有雨，有雾

也不碍追求路上的抒情与表达

因为有太阳，便是晴天

回家

当年，只能遥望远方的家

有钱却买不到一张车票

以邮寄方式，把眷恋与热切

寄回家中，只收获几滴泪水

其实，家与心本无距离

现实中却相隔千里

步行只能靠近，乘车方能抵达

可每到年关，总是难遂心愿

无数次想念故乡，梦回故乡

前年，去年，今年

一年又一年

独来独往，梦碎午夜

有时回家太难，在车站间

一次次行走，拥挤成了慰藉

亲近亲情，聆听乡音

拥抱日夜思念的人，感慨万千

1 马兰滩的青草

猝不及防，在苍莽无边的草原深

处，竟然与蜿蜒澄澈的巴音河，再次

不期而遇。

临水为镜，以手为梳，姐姐，我要以

倜傥的英姿来见你，我要以诚挚的邀

请来约你——而你，到底是在托素湖的

湖岸边，还是在马兰滩的花海里？

极目远眺，蔚蓝的天空之中，苍

鹰的踪影难觅；悠然的白云之下，马

兰的花期已过，唯有那一簇连着一簇

的青草，齐刷刷地踮起了脚尖，举起

了绿色的手掌，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位

陌生的访客。

我不是海子，我是来自海子家乡

的兄弟！不远千里，从江南小城奔赴

戈壁高原，游历不是我的本意，探访

显得些微矫情，可是站在这葱茏绵延

的滩头，面对郁郁的青草和圆圆的毡

房，我还是要深情地说——

姐姐，你看呀，这里牛羊成群，

马儿奔腾，绝非“唯一的，最后的，

草原”；

姐姐，你听呀，这里诗人吟咏，

游客感怀，也非“唯一的，最后的，

抒情”。

还有那火焰一样燃烧的青稞酒，

一饮怡情，再饮微醺，三饮酩酊……

在马兰滩，我愿意沦为一名酒客甚至

是酒徒，在大快朵颐飘香羊肉的同

时，一定会转告诗人海子——我的兄

长，荒凉已被绿意密密地覆盖，寂寥

已被歌声悠悠地占领。

其实，马兰滩的主人是那些低头

啃草的牛羊，我们贸然地进入它们的

领地，就像海子当年与德令哈的邂

逅，要“把石头还给石头”。

而我，此刻最想做的，就是将双

手兴奋地伸出来，“把青草还给青

草”；或者像牛羊那样，咀嚼进去的是

青草，分泌出来的是鲜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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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笔会
那时不懂“蝉噪林逾

静”的意境，只觉得满

世界的蝉鸣是张温软的网，兜

住了我们晒得黝黑的童年，连

裤脚沾的草籽都跟着鸣声轻

轻摇晃。□ 史保民

蝉鸣：夏日的生命密语

骄阳将田垄烤成鎏金的河。我

踩着麦茬走进故乡的原野，秸秆断裂

声混着泥土热气漫上来时，忽有一串

蝉鸣撞进耳膜——那是穿透三十年

光阴的清越，瞬间将记忆烫出一道通

往童年的门。

黎明的雾霭还未散尽，竹篱笆上

的牵牛花刚绽开花瓣，蝉鸣已如丝弦

轻拨，在青瓦上织出晨曲。奶奶总说

“蝉是田园的更夫”，那时我不懂，只

记得她扛着锄头出门时，我攥着她衣

角踩过带露的草尖，听“吱呀——吱

呀——”的鸣声从槐树叶间漏下来，

像撒了一路碎银。“你听，蝉在喊‘天

光亮，莫贪床’呢。”奶奶忽然停步，指

尖划过叶片上的露珠，“古人写‘清风

半夜鸣蝉’，咱们这儿的蝉，可是跟着

日头起得早。”我仰头望树，见蝉翼

在初阳里半透明地颤动，鸣声里裹

着朝露的凉，恍惚觉得这是大自然

写给人间的起床信，每一声都沾着泥

土的温热。

日头爬上中天时，蝉鸣忽然变了

调子。“知了——知了——”的轰鸣裹

着暑气砸下来，却让田野愈发静得能

听见玉米拔节的“咔咔”声响。我和

虎娃、丫丫光着脚在田埂上跑，汗珠

子摔在地上溅起尘土，笑声却比蝉鸣

更欢腾。

我们总爱蹲在老榆树下捉蝉。

看它正把口器扎进树皮“唱歌”，我屏

住呼吸伸手去捂，它却“扑棱”一声腾

空，尾音拖得老长，像在笑我们的笨

拙。虎娃抹着汗喊：“它们准是在开

演唱会，比谁的嗓门亮堂！”丫丫踮脚

够树叶，忽然认真道：“不对，它们是

在把夏天唱热乎呢——你听，连太阳

都跟着它们的声儿晃悠。”

那时不懂“蝉噪林逾静”的意境，

只觉得满世界的蝉鸣是张温软的网，

兜住了我们晒得黝黑的童年，连裤脚

沾的草籽都跟着鸣声轻轻摇晃。

午后的暴雨总来得猝不及防，墨

云压碎了蝉鸣，豆大的雨点砸在玉米

叶上。我看见一只蝉被风吹落在地，

透明的翅膀沾着泥，鸣声碎成断断续

续的呜咽。虎娃抱着膝盖蹲在草垛

下，鼻尖还挂着没擦的泪痕：“它们会

不会被雨浇坏呀？”

我攥紧掌心的蝉蜕——那是奶

奶前几日在槐树上摘给我的——忽

然想起她常说“蝉儿经得住风雨，就

像人经得住磨难”。果然，雨停时彩

虹刚爬上东篱，第一声蝉鸣就从湿

漉漉的树冠里钻了出来。起初细

弱，却越来越亮，像谁在云端敲开了

水晶铃铛。“看！它们在唱胜利歌

呢！”丫丫指着树梢蹦跳，水珠从叶尖

滚落，在阳光里碎成蝉鸣的音符。

后来读了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

忽然懂了那时的震撼——原来生命

的坚韧，早藏在蝉鸣穿透雨幕的刹

那，藏在它们抖落水珠重新振翅的

姿态里。

夕阳把田埂染成琥珀色时，蝉鸣

忽然低了下来，像奶奶哼的摇篮曲，

裹着炊烟的暖。我趴在奶奶背上，

看她鬓角的白发在风里飘，听她讲

“蝉在地下等了三年，才等来这一季

的太阳”。

“人啊，就该像蝉一样，哪怕日子

短，也要把声响唱亮堂。”她的手抚过

我汗湿的发顶，指腹带着锄柄的粗

粝，“你看‘居高声自远’，不是靠风托

着，是自己站得直、唱得响。”那时的

我把这话含在嘴里，像含着一颗没化

的糖，直到多年后站在奶奶的坟前，

看蒲公英载着蝉鸣掠过青冢，才忽然

懂得：原来她早已把生命的答案，藏

进了每个与蝉相伴的夏日。

如今我在钢筋森林里穿行，耳机

里的旋律总盖不住记忆中的蝉鸣。

某个加班后的深夜，忽然想起故乡的

夏夜——奶奶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

蝉鸣从四面八方涌来，织成缀满星空

的网。那些以为被岁月冲淡的细节，

此刻都在蝉声里清晰如昨：她鬓角的

银霜，她鞋底沾的泥土，还有那句“活

出自己的精彩”，早已和蝉鸣一起，刻

进了生命的年轮。

窗外的风掀起书页，不知何处传

来一声蝉鸣。恍惚间，我又看见七岁

的自己追着蝉跑过麦田，而奶奶的笑

靥，正藏在每一片颤动的蝉翼里——

原来有些声音，从来不是夏日的私

语，而是跨越生死的叮嘱，是生命对

热爱最虔诚的应答。

“此曲只应天上有”吗？不，它早

就在人间落了地，在每个懂得倾听的

灵魂里，长成了永不凋零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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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灼灼，水汽氤氲。偌大的湖

面少有碧波荡漾，更难见千帆竞发。

这无关紧要，因为那一望无垠的晶

莹，像皑皑的白雪，像结晶的寒霜，在

两山之间肆意地铺展开来。

我用双手轻轻地抚摸着这美轮

美奂的盐雕，一股彻骨的清凉从指尖

袭透全身。

熙来攘往，红尘纷扰。那沉默寡

语的盐雕，似乎难以忍受骄阳的炙

烤，它们身上留下的道道渍痕，那是

姐姐的眼泪在静静地流淌，那是海子

的泣血在无声地呐喊。

轻沾一点渍痕放在唇边品尝，一

种艰涩，一种咸苦，让我懂得了生存

的不易和生活的困累。可是没有苦

涩，我们的身体肯定会缺盐，我们的

骨头可能会缺钙——那些营养失衡

的人，怎么能够敞开博大胸怀，怎么

能够撑起铮铮铁骨？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赋予盐

雕的形象，如我就绝不可以。但是觅

得一份机遇与茶卡结缘，我一定会将

盐雕下几块透明的晶体，带回去好好

地珍藏。

尤其在那细雨霏霏的季节，我会

站在江南小城的窗棂边，遥对西北，

口中默默地诵念：姐姐，我曾经到过

德令哈；姐姐，我忘不了那盐雕一座

连着一座的茶卡……

3 茶卡盐湖的雕塑

2 可鲁克湖的水鸟

波光粼粼，苇草青青。静谧的可

鲁克湖面，两只美丽的水鸟在并肩游

弋。身后的涟漪一圈又一圈地荡漾

开来，如同我的思念在一波又一波地

起伏。

姐姐，你是两只水鸟中的哪一

只？姐姐，你在悲痛时能否握住一颗

泪滴？

这完全是我的多情与臆想，因为

数量的修饰，宿命中注定了姐姐与诗

人，从此都不会孤单——这是两只彼

此呵护、可以倾诉、能够关爱的精

灵。我欣慰地注视着这幸福的一对，

似乎听见了它们的喁喁私语，仿佛看

见了它们的目送秋波。

即使是那悄然落下的眼泪，我想

也应是晶莹剔透的两滴：一滴为可鲁

克湖注入了微量盐分；一滴为我这名

远道而来的访客溅起了拍摄激情。

把相机的焦距，缩短——拉长

——延伸——，变幻的镜头里，这两

只美丽的鸟儿，羽化成鸳鸯戏水，羽

化成蝴蝶双飞，羽化成姐姐与诗人携

手前行的背影。

啁啾声起，多草的芨芨滩上，岂

止有那一对美丽的水鸟！闲庭信步

的黑颈鹤，迁徙路过的斑头雁，珍稀

少见的大红鹳，这些并非诗人空穴来

风的意象，它们在这里筑巢垒窝，生

儿育女，可鲁克湖成为了幸福的家

园，爱情的天堂。

做一只鸟儿真好，姐姐，今生今

世，你能否与我一道耳鬓厮磨？来生

来世，你能否与我一起双栖双飞？

镇子上的麻辣烫小店里，我和

朋友对坐，中间是一碗热气蒸腾的

麻辣烫和一碟烫菜。碟中的粉上堆

积着几根青菜和一大片辣椒，红油

在白色的粉条上蜿蜒流下，在氤氲

的热气中扭曲。朋友低语：“看着很

红，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辣”。说完

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笑了，拿起筷子

夹起被染成红色的粉条，便有了一

阵归属感。

这碗麻辣烫，是我们在分离的

岁月里，无论间隔多久，总会回到的

渡口。

中学寄宿伊始，我俩借着上学

班车和返校的一段时间差，溜去寻

觅这香辣滋味。窄窄的店堂内，我

们挤坐在小桌旁，碗中盛着红油浮

漾的汤，碟中盛着土豆片、豆腐皮、

青菜叶、肉丸子等我们喜欢的菜，我

们来不及等粉变凉，便大口吃了起

来，边吹边吃，还要喊一句“好烫”。

纵然家乡老式麻辣烫不以辣为卖

点，但也是一种味蕾刺激。我们被烫

得双颊通红，汗珠也自额头渗出，却

仍不停歇，贪婪地吞咽着。麻辣烫

的美味如顽皮小兽，在舌尖上翻滚跳

跃，竟在不知不觉间，融化了离家的

孤寂，夹着一点温暖的滋味。

高中岁月里，我们课业渐重，唯

有周日才能短暂逃离书本的围城，

聚首于此。那麻辣烫的汤底，熬得浓

香深醇，骨汤与牛油彼此缠绵交融，

浇上那红亮不呛的辣油，最后再加些

许香菜和葱段——霎时香气腾跃，直

冲鼻端。我们每每都会要上一碗免

费的汤，再点上一份宽粉。我们倾诉

着课业的重担，梦想的轮廓，甚至少

年心事的青涩波澜。年少时浮沉的

心事，也在这麻辣烫的聚首中有了一

个可坦然托付的归处。

后来各自天南地北去上大学，

可每逢寒暑假归家，重逢的第一件

事，便是同去那间小店。我们讲述

着外面的世界，也交换着各自的悲

喜，彼此间各自经历的故事，如同碟

中筷下翻滚的粉，在搅动中缠绕、勾

连、染上归属的底色。

此后我忙于各项事务无法回

乡，朋友也在异乡忙碌。相隔遥远，

各自奔忙，半年一次的约定，也成了

难以企及的奢侈。

一日，手机上忽而跳出朋友发

来的照片：一个布满红油，散落几粒

花生的空碟子，一个缀着几片香菜、

几个葱段的空碗，碗边凝固着些许

红油。我一看便知这是那家麻辣烫

店的产物，果不其然，朋友留言：

“看，今日替你尝过了，味道依旧。”

刹那间，那熟悉而猛烈的热烫香辣

仿佛穿越千里，重新灼烧我的舌尖。

汤会凉，油会凝，可有些东西却

沉淀得愈发透亮：它不因分离而消

散，反而在岁月的长熬慢煮里，化作

封存于心底的醇厚底味——那红油

里封存的何止是温度，更是我们年

轻岁月里共同熬制的情感结晶。

□□ 李娜

我们的麻辣烫岁月

梅雨时节，青石板

路总泛着湿润的光。

卖豆腐脑的王老头照

例推着木车，铜铃铛

“叮当叮当”撞碎了满

巷的静谧，那声音和着

豆腐脑蒸腾的热气，成

了这条巷子最鲜活的

晨曲。

这巷子里的营生，

大都有些年头了。拐

角处的剃头铺子，门楣

上“顶上功夫”的匾额

已被烟熏得发黑。李

师傅总爱哼两句京戏，

“苏三离了洪洞县”的

调子混着推子“嗡嗡”

声，给人刮脸时还要讲

些前朝旧事。

巷尾的酱园是最

热闹的去处。深褐色

的大缸整齐排列，表面

浮着层油亮的酱汁，飘

着八角、桂皮的香气。

孩子们最爱趴在酱缸

边，看酱油顺着竹提子

涌进瓶里，深褐的液体

裹着阳光，晃得人眼睛

发亮。若是碰上晒豆

瓣酱的日子，满院飘着

醇厚的酱香，连风里都

带着甜丝丝的滋味。

夏天的傍晚，各家

各户搬出竹床。巷口

的老槐树撑开绿荫，蝉

鸣声里，女人们摇着蒲

扇择菜；男人们支起小

桌，烫一壶黄酒，就着

花生米聊天。邻家阿

婆的茉莉香片泡得最

是地道，白瓷杯里浮着

几朵半开的茉莉，抿一

口，茶香混着花香，直

沁到心底。小孩子们

追逐打闹，笑声撞在粉

墙上，又弹到爬满凌霄

花的墙头。

最难忘腊月里的

光景。腊梅在墙角开

得热闹，金黄的花瓣落

进雪里，倒像是撒了一

地碎金。巷口支起几口

大铁锅，炸丸子的香气

裹着白雾升腾起来。张

记的藕圆子，李婶的萝

卜丝饼，还有王大爷家

祖传的炸春卷，油锅里

“滋滋”作响，馋得孩子

们围着铁锅打转。烤

红薯的焦香混着冰糖

葫芦的甜，把整条巷子

都烘得暖烘烘的。

日子就这样慢悠

悠地淌着。这些寻常

巷陌里的烟火气，没

有惊涛骇浪的壮阔，

却藏着最本真的人间

滋味，如同粗瓷碗里

的 阳 春 面 ，简 单 、温

暖、熨帖着每个寻常

日子里的人心。

傍晚，篮球场上，运动员们挥汗

如雨，每一次投篮都如流星划过夜

空，点燃全场人的热情，引来阵阵欢

呼。而在场边，啦啦队员们也全情

投入，她们整齐的口号如汇聚的星

光点亮了赛场。这让我不禁想起那

次英语演讲比赛——它让我深刻意

识到：并非每个人都要站在聚光灯

下闪耀光芒，那些在角落默默付出

的人同样值得最热烈的掌声。

那是初一时，学校举办英语演

讲比赛。我的口语并不出色，却意

外被老师安排担任我们班团队的提

示员——站在舞台侧面，为选手们

举着写有关键词的提示牌。起初我

满心失落，觉得这个角色微不足

道。直到初次演练时，我看见一位

选手因紧张而突然语塞，台下其他

团队的提示员立即举起提示牌。那

一刻，卡壳的演讲重新流畅起来，如

同被春风解冻的溪流，我忽然明白：

聚光灯照不到的角落，同样藏着让

舞台发光的能量。

演练结束后，对着之前写的“粗

糙版”提示词稿子，我开始认真研究

起班级每位选手的演讲稿。遇到有

疑问的，就和他们讨论，并用荧光笔

标出复杂句式，在不熟悉的单词边

缘写下发音备注，再结合每个人容

易卡壳的关键点，最终整理出了一

份“精修版”提示词稿。休息时，我

又反复练习举牌角度——既要让选

手一目了然，又不能遮挡观众视线。

比赛当天，台上灯光闪亮，我站

在指定的位置，担负起我的职责。

一位选手有点紧张，声音有些颤抖，

我迅速举起提示牌，并悄悄比了个

“加油”的手势。看着她逐渐镇定，

声音重新变得清亮，我的心中泛起

一股暖流，仿佛自己也站在舞台中

央接受观众的喝彩。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句话像是此

次比赛的生动写照，正是有了众多像

我这样站在暗处的提示员，才成就了

舞台上的璀璨星光。同样，那些为比

赛核对流程、调试设备以及编写稿件

的幕后工作人员，他们的默默付出也

为台前编织了一份荣光。

其实生活从不缺少耀眼的星

辰，但让星空真正美丽的，是每一颗

认真发光的星星。当我学会了为角

落里的坚守鼓掌，我好似也听到了

这个世界最完整、最清亮的回响。

人生小记

□□ 曾琬玲

暗处也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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